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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序

  武侠是我珍贵无比的童年记忆之一。我是一个对幸福非常敏感的人，

当时光流逝，留在我心中的永远是最温暖决乐的回忆。这些记忆在我心中

会非常清晰，我甚至能记住当时的味道。

  我希望自己能够把心中的感受讲给别人听，让他们也能获得我当13寸89

幸福。所以我永远在向朋友们推荐金庸的小说，为他们讲述当中最精彩的

细节。这也是我从小喜欢讲故事的最大原因。

    《大唐行镖》的创作和成功让我步入作者的行列，也为我打开了生活

的另一扇窗。于是我毫不犹豫地放弃了机械工程硕士的专业，全心投入到

写作之中。因为，讲故事是我生命中的最爱。我希望写出当年金庸古龙前

辈曾经给过我的那种感觉。那种一旦翻开书页，就可以彻底离开现实的羁

绊，一头扎入书中世界的自由感。

  这些年来，武侠失势的呼声甚嚣尘上，强势的媒体和评论员都相继认

为武侠的辉煌已经过去。我并不认为是这样 ，我相信江湖和侠客的记忆仍

然深深根植在人1'j．J,15 中，但是这些记忆因为种种原因而渐被尘封，不再熠

熠发光。所以，我认为作为一个武侠作者，不求登峰造极的文笔，不求深

沉睿智的思想，但求能够擦去尘埃，重新为人们打开通往侠客江湖的大门，

让国人童年的记忆重放光芒 。



  几经艰苦，终于学会开车的我明白了驾车人和乘客的区别。会开车的

人看的是车前窗的风景，不会开车的人看的往往是车侧窗的风景。所以驾

驶员看到的景色更清晰更深远，他们的神思往往会飞翔在更远的地方。于

是我想，在江湖中恣意来去的侠客们是否和凡人也有这一重的区别呢? 他

们这样的人会组成一个什么样的世界? 江湖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?

    《大唐乘风录》的创作是为了解答这个问题，也是为了创造出一个全

新的江湖，一个以轻功为分水岭的江湖。希望这个新的江湖能够更好地承

载读者们的期望和梦想，带领人们重返武林。

  在创作过程中，今古传奇武侠版的编辑清欢、李为小、康天毅、神谷、

尚桑陌、小柯 ，社长冯知明为我提出了极为宝贵的修改意见，令我粗糙的

初稿最终闪耀光芒。特别是李为小、康天毅两位编辑，他们不仅为我提出

了极有帮助的修改意见，而且在我自我怀疑的时候给了我最热情的鼓励和

支持，让我能够有始有终地完成这部小说的创作。现代出版社的臧永清社

长和吴庆庆编辑对此书的出版给予了最大的支持，令其终见天日。在这里 ，

我要由衷地对他们说一声谢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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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建功立业在长安，富贵荣华在洛阳，一掷干金在扬州，安度晚年在益州。

大唐益州，原为隋朝蜀郡，自隋至今未遭战火袭扰。益州人路不拾遗，夜不闭

户，太平无事，歌舞升平。虽然大唐江湖此刻正值风云动荡，但益州因为先天

的安详宁静，从来没有江湖人行走，益州人也没有领略过江湖人掀起的平地波

澜。益州官府作为大唐境内最懒散的府衙，已经连续三十年没有处理过重大的

刑案。

    但是，益州这潭近乎静止不动的池水，就在侯天集离奇暴毙之后，开始翻

滚沸腾了起来。

    侯天集何许人也，益州的老百姓也许不尽知晓，但是祖思谦的大名却是如

雷贯耳。剑南第一富豪祖思谦无论是对平民百姓，还是江湖子弟来说都是一位

传奇人物。他十六岁白手起家，成立了在益州的第一座赌坊，自此一发不可收

拾，连续在剑南道三十五州建立了一百零八间赌场，日进斗金，着实应了他父

母给他起的名字——祖百万。没几年产业就直出益州，挺进中原，范围也开始

从赌场延展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。

    然而祖百万身为暴富崛起的豪商，虽然家财亿万，却在益州巨贾的圈子里

被人们轻视，鲜有人愿意跟他往来。这也是侯天集能够结交他的原因。他以自

己渊博的学识、精湛的技艺和高雅的品位，在结识祖百万之后，立刻为这位大

富豪深深钦佩，倚为左膀右臂。

    在侯天集的帮助下，祖百万改名为祖思谦，并在益州故园兴建剑南道第一



  名园——祖园。这座风格独特的园林沿袭了魏晋南北朝的温婉建筑风格，在豪

  华富庶的益州之内开拓了一片清幽静谧的同林景观，情致高雅，引人入胜。自

。祖园建立之后，祖家盛名终于进入了剑南道巨贾之列，周围的豪商巨贾、王侯

权臣都以能够一游祖园为生平至乐。

    现在这位极受倚重的祖家第一智囊侯大先生暴毙，而且是在三十年无大案

的益州，就仿佛平地一声惊雷，将益州人平静的生活完全打乱。

    祖家的大把银两第一时间砸在了州官头顶上，强烈要求立刻查处凶手并将

、：嚣>寻≮，其绳之以法。一直闲吃宫饷的仵作和捕快被州官火速派遣到案发现场，严令在

  q 二，≯  天光之前必须结案，否则连捕快带仵作一起卷铺盖滚蛋。

  @     侯天集是仰天倒毙在自己的书房之中的。此刻正值夕阳西下，玫瑰色的晚
  洛     照透过书房的窗户洒在他怒目圆睁却仍不失俊朗的脸上，仿佛一蓬色迹未褪去

  p日    的血晕。除了气息全无，侯大先生的外貌栩栩如生，就仿佛他只是在做一个无

  六     法醒来的噩梦，而不是命丧黄泉。

  ，由    资深仵作王伯将侯天集的尸体翻来覆去地仔细检查了好几遍，滚滚热汗顺

    着他的脖颈子一条条滑落，渐渐渗透了他的衣衫。

    “怎样? ”益州总捕头樊雷关切地问道。

    “怪! ”王伯叹息一声，  “侯大先生面红如紫，怒目圆睁，显见是死于非

    命。但我彻底检查过他的脖颈、胸肺和背部，毫无绳索捆扎的痕迹。他的周身

    也干净整洁，看不出任何蛛丝马迹。无论是谁杀了他，所用手法都已经超出了

    我的所知范围。我怀疑不是山魈夜鬼，就是花妖狐怪。”

    “也许他是中风而死，你没想过这个可能性吗? ”樊雷好奇地问道。

    “你仔细看看他的眼睛! ”王伯没好气地说。

    樊雷往侯天集大睁的透着怨毒的眼睛看了一眼，立刻感到一阵寒气从脚底

    直上头顶：  “他果然是被人谋杀的。”

    “现在怎么办? 官老爷说了，天光不结案，咱们都得卷铺盖滚蛋。”王伯

    担忧地说。

    “如果他是被人杀死，这事就简单了。”樊雷仿佛松了一口气。

    “简单了? ”王伯目瞪口呆地问道。    ，

    “是啊，这是典型的江湖仇杀，不归咱们官府管。”樊雷轻松地笑起来。

    “江湖仇杀? ”王伯似乎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。

    “嗯j 江湖中人杀人手法高绝，就我所知世上足有三十多种掌法、五十多

    种剧毒可以让人死后全无伤痕。这么玄妙的东西，又怎么是我们这些凡夫俗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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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够了解的。”樊雷道。

    “那怎么办，用这种说法回复衙门也对付不过去啊，官老爷可是要我们结

案的。”王伯胆战心惊地说。

    “放心，我知道一个人，只要他的帖子递进衙门，无论多么不情愿，官老

爷也不得不作罢，将案子转交给他。”樊雷用力伸了个懒腰，  “有消息说这个

家伙最近就在益州城中恋栈不去。”

    “这个人是谁，有这么大的本事? ”王伯好奇地问道。    ‘

    “这个人是整个南五道都知名的汀湖捕头郑东霆。”

    “噢，名号听起来倒特别响亮，他是江湖上很有名的大人物吧? ”

    “嘿嘿，像他这样的人物，江湖上一抓一把。不过也只有他愿意耐着性子

和我们这些平民老百姓打交道，所以我们都把案子交给他。”

    益州最大的赌场龙套头此刻正人满为患。益州城有闲有钱的赌徒像一群群

青蝇拥挤在硕大的赌桌前，声嘶力竭地叫嚣着，挥舞着手中的元宝和飞钱，面

红耳赤地望着荷官手中决定自己命运的色盅。这些赌鬼中最亢奋的一个，要算

赌桌正中据案而坐的青年汉子。此人古铜色的肌肤，炯炯生威的双目，纹路冷

峻的瘦削脸颊，匀称健硕的身材，粗一看颇有些佳公子的气质。只是脸上黑黑

的眼袋触目惊心，令他看起来一眼大，一眼小，下巴上稀疏散乱的胡茬子，好

像田中长野了的韭菜，嘴角自然而然地朝下撇着，仿佛看谁都满心满肺不顺眼。

堂堂的相貌被满脸阴郁之气一逼，便有些走了型，变成了一番落魄相。

    此人一人霸着赌大小的台子，将所有其他的赌徒都赶到一边，偏要和对面

年轻美貌的荷官放对。

    “你奶奶的，连开二十八把大，我算你有种! ”他眉头都拧到了一起，将

袖子高高挽到肘后，露出筋骨交结、青筋暴露的健硕臂膀，将手中仅剩的几两

碎银朝着小位摆去，昏暗的眼神在这一瞬间神光闪烁，紧紧聚集在荷官的手上，

浑身的暮气一散，仿佛重获新生一般精神抖擞。

    他对面那位娇美的女荷官朝他不屑地一笑，将三个色子潇洒自如地揽入盅

中。

    “慢! 慢! ”这青年汉子双眼一眯，瞳子里闪烁出一丝狡黠，猛然变卦，“你

以为我会押小，嘿嘿，我不会再上当了! 这次我押大，我就看好你连开二十九

把大。”

  女荷官理都没有理他，只是轻轻摇了摇色盅，接着掀开盖子。



牛

    “一二三，小! ”娇嫩的女声回荡在赌场之中。

    “你奶奶的，敢耍我! ”青年汉子勃然大怒，整个人仿佛被踩到尾巴的老

虎一般朝着女荷官扑去。谁知身子刚刚飞起，就被周围四五对早就蓄势待发的

健硕臂膀死死揽住，接着身不由己地朝着赌场外移去。

    “你祖宗十八代都不得好死，在色子中耍诈，不是英雄好汉! ”青年汉子

输得一穷二白，语无伦次地怒吼道。

    “客官，已经连开二十八把大，总该有开小的时候，为什么你不肯坚持到

底呢? ”女荷官悠然道。

    “你奶奶的算个球，也配教训你郑大爷，老子一个指头就把你弹到傲来州

去了，贱人! ”青年汉子还待再骂，赌场打手们醋钵大小的拳头已经雨点般招

呼在他身上，他的嘴立刻高高肿起，接着整个人被高高举起，腾云驾雾一般摔

倒在龙套头赌场前的青石板地上。

    “回家抱孩子去吧，输不起就别来龙套头! ”赌场打手们辱骂了几旬，看

也不看他一眼，径自转身走回了大厅之中。

    青年汉子在地上艰难地翻了个身，扶着路旁的树木，歪歪斜斜地站起身，

用力在地上啐了一口：  “他奶奶的，有啥了不起的，下次你就算求大爷我，我

也不来 ! ”

  就在这时，一个恭敬的声音在身后响起：  “郑东霆先生，益州城出大案子

了。”

    郑东霆来到侯先生居所的时候，侯天集的尸体已经被祖家的家丁恭恭敬敬

地摆到了床上，等待这位大名鼎鼎的江湖捕头来鉴定他的死因。

    看到这位侯大先生的面容之时，郑东霆仿佛被闷雷震了一下，身子微微一

抖，连续后退了几步。看到他吃惊的样子，益州总捕头樊雷连忙问道：“怎么?

郑先生，你认出了此人的死因吗? ”

    “他就是你们常说的侯大先生? ”郑东霆瞠目问道。

    “正是。”放下诸般事务亲自到场的剑南首富祖思谦接过话头，一脸沉痛

地说，  “侯先生名讳上天下集，乃是不可多得的绝世之才。他书画双绝，才情

无双，智慧高超，我祖家上上下下都受到他的悉心关照。他对我祖家的恩情，

我祖思谦恐怕这一世都无法报答了……”

    他的话音未落，郑东霆已经伏下身，将侯先生脸上的三绺长须一把扯了下

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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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“啊! ”王伯、樊雷和祖思谦同时惊呼了一声，对他此举无法理解。

    “此人不叫侯天集。他单姓牧，名讳上天下侯，江湖上人送绰号‘圣手’。

他乃是……嘿，乃是在下的授业恩……恩师。”郑东霆说到恩字的时候，整个

脸孔扭成一团，脖子梗得宛若噎住，好不容易将这个恩字完完整整地吐了出来。

    “噢，原来是郑先生的授业恩师，失敬失敬。”樊雷连忙拱手道，  “请郑

先生节哀顺变，要知道人世无常……”

    郑东霆猛地一举手，阻止樊雷继续致哀，仿佛他的话会令自己的情绪崩溃。

他左手抱胸，右手抬起捂住嘴脸，用沙哑的嗓音问道：  “他是死在床上吗? ”

    “不，他是死在地板上。”仵作王伯连忙说道。

    “是我命家丁将侯，呃，牧先生的遗体放到床上的，我不忍心牧先生的身

子一直躺在冰冷的地板上。”祖思谦说到这里，用力挤了挤自己的眼，生生挤

出了几滴泪水。

    “多谢祖先生的关心，师父就算在九泉之下也会感激您的恩情。”郑东霆

转头朝一直在门口伺候着的家丁们一摆手，  “你们几个，去把尸体重新摆到地

板上。”

    “郑先生，你这是何意? ”祖思谦不解地问道。

    “如果你要我破这件案子，为师父报仇，我就需要知道他的尸体在案发后

所处的位置。当然，如果你觉得谁杀他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入土为安，你可以

立刻把他抬出去埋了。”郑东霆冷冷地说。

    “噢，原来如此，我当然希望早日擒拿住杀人凶手，你们快去照郑先生的

吩咐做! ”祖思谦将肥手一挥，家丁们立刻小心翼翼地将牧天侯的尸体重新放

到了地板上。

  郑东霆踱了几步，来到牧天侯的书桌前。

    “他的书桌从来都是这么凌乱吗? ”

    “不，不，侯……牧先生的书桌一向干净整洁，从未见过凌乱。”祖思谦道。

    “嗯，师父背后中招，身子伏倒在桌案上，然后想要转身察看凶手的模样，

但是脚底一滑，从书桌旁滑倒在地，随即气绝身亡。”郑东霆稍微观察了一下

书房的环境，立刻下了结论。

    “郑先生断案如神，兄弟我一向十分钦佩，不知你可知道凶手所使的是何

路武功，为何尸身之上毫无伤痕? ”樊雷讨好地问道。

    “嗯……”郑东霆看了看自己左首边的墙壁，一眼看到牧天侯悬挂佩剑的

挂钩。接着他垂下眼帘，看见静静躺在靠左墙书架旁的剑鞘，“凶手用的是剑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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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“剑? ”樊雷、王伯和祖思谦同时张大了嘴巴。

    “怎么可能? 用剑杀人却毫无伤痕，这简直和魔鬼一样可怕! ”樊雷震惊

地说道。

    “世上只有一种剑法可以做到这一点。”郑东霆弯下腰，一把将牧天侯的

尸体翻了个个儿，用手一扯他背后的衣衫，露出他后背部位的皮肤，接着他伸

出两只手捏住他的肌肤，往两旁轻轻拨了拨。一丝细细的血水立刻沿着肌肤上

被分开的一处极细的伤口汩汩流出。

    “噢! ”樊雷、王伯和祖思谦不约而同地凑上前，蹲下身仔细看着这细如

发丝的伤口，“太神奇了! ”

    “这是左手剑的伤痕，伤口端端正正在左肺，不可能是右手剑造成的。此

人出剑如迅雷闪电，收剑干净利落，师父体内的鲜血根本来不及沾到剑身上，

在那一瞬间就涌进了心肺。心肺一胀，堵住了经络，血液便不会涌出体外。再

加上伤口极细，所以平常人鉴定不出伤痕所在。”郑东霆淡淡地说。

    “这世上竟有人会使这种武功吗? ”祖思谦目瞪口杲地问道。

    “凶手擅用左手使剑，精通杀人无形的海南乱披风剑法，想来是海南剑派

的高手所为。”郑东霆说完挥了挥手，  “你们可以把尸体搬到床上供着了。”

    “不对，凶手擅用的是右手剑! ”就在郑东霆看似已经将案情全部揭晓

的时候，一个木讷的声音突然从门口传来。

    这石破天惊的话语令所有人都不由自主地转过头，朝门口望去。

    说话的是一位看起来颇显发福的青年人，柳叶细眉，小圆眼，双颊滚圆，

鼻如玉柱，下颔浑圆，一张嘴放在普通人脸上完美无缺，而长在他脸上却有些

显小，整张脸上窄下宽，颇像一枚放大了的水滴。看他身形大概有二十多岁的

年纪，很有眉清目秀的俊雅之色，但是脸上却已经有了些无法形容的暮气，眉

头不展，愁云深锁，便好似受了十七八辈子委屈的怨妇错投了胎在他身上。他

穿着一件油黑的锦绣外袍，却有雪白刺目的衬里，脚上穿着干净到刺眼的白底

官靴。他双臂盘在胸前，双手怕冷一般缩在袖中，双脚紧紧并在一起，浑身绷

得紧紧的，仿佛有人用无形的绳索把他五花大绑。在他的身前排着两个小厮，

正在麻利地用笤帚和簸箕打扫着他面前的地面。

    等到地面变得一尘不染之后，此人才迈着谨慎的小方步，慢条斯理地挪到

了郑东霆的身边。

    “你是谁? ”郑东霆皱紧眉头问道。

    “啊，郑先生，这是犬子祖悲秋。说起来，你们真的应该好好亲近亲近。



蒙牧先生不弃，犬子有幸拜在他的门下，至今已经学艺十年。”祖思谦语调中

有着父亲对自己子女的得意之情。

    “除我之外，还有一个? ! 你……是我师弟? ”郑东霆震惊地问道。

    “师兄在上，请受师弟一礼。”神色木讷的祖悲秋机械地朝郑东霆微微躬

了躬身。

    “师父在你面前提过我吗? ”郑东霆皱眉问道。

    “请问师父除师兄之外还有几名弟子? ”祖悲秋面无表情地问道。

    “据我所知只有我一个。”

    “那师父确实提过你几次。”祖悲秋说完就迫不及待地扭过脸去，似乎不

忍心再去看郑东霆。郑东霆的黄脸顿时一阵紫青、一阵潮红，悲愤、恼怒、窘

迫等诸般情绪此起彼落。

    郑东霆转过身去，背对这位突然冒出来的师弟站立，故意咳嗽了几声，沉

声问道：  “你……你刚才说，呃，凶手擅使的是右手剑? ”

    “嗯。”祖悲秋简洁地应了一声。

    “为什么? 从伤口看，他受的伤是在左心之上，入口位置端正，除非凶手

隔着墙壁出手，否则他只能用左手剑造成这样的伤口。”郑东霆道。

    “同意。凶手的确是用左手剑杀死的侯……呃，师父。但是凶手擅使的是

右手剑。”祖悲秋木讷地说。

    “理由是……”

    “剑鞘落在左手的墙脚。”祖悲秋用手比划了一下，  “如果凶手擅使左手

剑，他应该用右手取剑，左手拔剑出鞘，右手丢下剑鞘，剑鞘落地后应该在靠

右的位置。现在剑鞘在左，说明凶手是用右手将剑拔出，所以我认为他擅使右

手剑。”

    “但是伤口却是左手剑造成的，难道凶手在行凶的时候还特意将右手的佩

剑交到左手，何必这么麻烦? ”郑东霆抚摸着下巴喃喃地说。    -

    “只有一种解释。他希望人们相信他是一个擅使左手剑的人。”祖悲秋道。

    “嗯，想要嫁祸给海南剑派，或者只是想掩藏自己的形迹。这个世上，能

够背后偷袭师父，还有工夫玩这个花样的人真是太少了。”郑东霆摇了摇头，

“会是谁呢? 为什么要这么麻烦? 这根本是多此一举……”

  就在这时，祖思谦走到郑东霆身边赔笑说：  “郑先生，我已经命人开始布

置灵堂，并从逝思堂订了最好的柳州棺木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们待会儿要请令

师的尊体移驾别处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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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“多谢祖先生的妥帖安排，师父九泉之下也必感激不尽。”郑东霆面无表

情地躬了躬身，“能否请各位让我师徒单独相处片刻，给我等一点诀别的时间? ”

    “这是当然，这是当然! ”祖思谦用力点头表示理解，立刻招手将在周围

伺候的家丁和小厮撤走，自己也识趣地躲出了屋子。

  樊雷和王伯趁机凑到郑东霆的身边：  “请郑先生节哀顺变。”

  郑东霆不耐烦地叹了口气，从怀中取出一张名帖，交到樊雷的手中：  “将

这张名帖递上去，这个案子就算结了。”

    樊雷和王伯如释重负，欢天喜地地接过名帖，忙不迭躬身走出门外。

同门相见恨当初

  屋子里只剩下了郑东霆、祖悲秋和牧天侯的遗体。周围的人声渐渐沉寂下

来，窗外乳燕的啼鸣一浪高过一浪，愈发显出此刻房间内的安静。郑东霆目光

炯炯地望着师父双眼圆睁、死不瞑目的面孔。

    “嘿嘿，”他悲愤地冷笑了两声，  “名动江湖的圣手牧天侯，居然隐姓埋

名躲在江湖人罕至的益州，一躲就是十年。现在的江湖，谁还记得你绝世无双

的神功，谁还在乎你执著一生的武学流派! ”

    “圣手牧天侯? 这是我们师父的真正名号? 他在江湖上很有名吗? ”祖悲

秋木讷地问道。

    “有名? 嘿，试试开宗立派，名动江湖，这样冽顷嘴些。圣手牧天侯，提

倡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的完美派武学宗师。重视招式的起承转合，强调精确到毫

厘的出招部位，在他完美的武学世界中，真正无敌的武功只有一种，就是唯一

的那一种。”郑东霆喃喃地说。

    “噢，”祖悲秋面无表情地点点头，似乎对于这种论调已经很熟悉，  “这

么说你的确是我的师兄。他经常和我说类似的话。”

    “你是指名动江湖那部分还是精确出招那部分? ”郑东霆问道。

    “两部分都有，不过名动江湖那部分说得比较多。”祖悲秋耸了耸肩膀。

    “嘿嘿，耐不住寂寞吗师父? 江湖无冕之王牧天侯，只能退隐在风水都静

止不动的益州苟延残喘，躲避仇家的追杀。”郑东霆感慨万千。

    “既然师父是武学宗师，他还用躲避谁的追杀? ”祖悲秋呆滞地问。

    “当然是比他还厉害的武学宗师。这件事说起来要追溯到十几年前江湖上

。 —、g

?渺 j
@
洛

B日

天

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